
“镇里的小孩几乎都被毒死了， 全身
溃烂的哥哥却奇迹生还”

“日军侵华细菌战真是惨无人道，妈妈
说镇里的小孩几乎都被毒死了， 全身溃烂
的哥哥却奇迹生还。”59岁的易进虽然没有
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 但他后来从母亲的
讲述中深刻认识到细菌战的残酷。

1942年3月的一天，成群日军飞机从安
徽黄山甘棠镇的上空飞过时， 抛洒了大量
糖果、棉絮，引诱着每一个食不果腹的人。

无知的孩童偷吃了那些“毒药”糖果，然
后一个个开始发病，身体不断抽搐。两岁多
的易允中也未能逃脱厄运：头发、指甲掉光
了，全身紧绷，身体向后蜷缩……“起初附近
医生都没有医好哥哥，父亲绝望了，但母亲
舍不得哥哥，一直抱着他。或许是上天的眷
顾，或许是母亲那深切的呼唤，哥哥胸口有
一丝暖气久久不散。”父母恢复了信心，倾尽
家产带着他四处求医。虽然易允中保住了一
条命，但他成了一个聋哑人，伴随他的是全
身溃烂的肌肤和永远只有三岁的智力。

2岁吃了日军空投的带病菌糖果，终身智力只有3岁，却安详地活到了72岁

侵华细菌战长沙最后一名受害者离世
手足情感人至深：“他背了我5年，我用50年来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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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匆匆过客”：什么情人节，都是商家近年
为了牟利炒作起来的。
网友“枫林尽染”：不能让不道德的偷情来破
坏我们的家庭和社会。
网友“夜空的云”：呵呵，不要把个人对事物的
理解强加到别人身上。
网友“冷火”：中国的情人跟人家西方的情人
根本就是两回事。

一闻百见

情人节临近， 繁忙的石黄高速石家
庄段三环内， 道路旁两幅红白相间的巨
幅路牌广告颇引人注目。 一广告牌上写
着“不要出轨情人节，让爱回家”、“劝君
莫借风流债，家中自有代还人；借得快来
还得快，你要赖时她不赖”。对面广告上
写着“色字头上一把刀，有福削福，无福
削寿”、“天道祸淫，不加悔过之人”。

京珠高速保定段也有同样内容的两
幅广告牌。发布者同为某反色情网站。

“今后省辖市市委书记出访，需先书面向省委书记请假。”
10日，河南省召开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省纪委

副书记李建社说，巧立名目公款出游，耗费大量财政资金，更严重损害党和
政府形象。

“要找到懂文化、 爱文化的人士来保护与发掘海南的本土文化，
关键要找对的人做对的事！”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如何向海内外游客展示本土文化是关键。海南省
政协委员郑钢12日谈到海南本土文化保护与开发时如是说。

“南京市民人均年吸汽车尾气90公斤。”
11日下午，江苏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关于“更大力度建设生态文明”的

联组讨论会现场，空气质量管理及PM2.5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省政协委员
田玉岭发言细说灰霾天对健康的危害。

“不要说什么山寨春晚，山寨春晚如果做得好，直接搬到那里就
好了。”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梁晓声11日表示，今年“两会”期间会提案，建议央
视春晚将舞台“还给老百姓”。

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因
受贿罪于日前被判刑，而尹春燕写过的“悔
过书”被参与调查的人员评价为“见过的处
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

以“悔过书”为最后的阵地来发挥“才情
之高、性情之善”的官员，绝不止尹春燕一
人。在落马官员们的“悔过书”中，我们总是
不难找到“闪光点”，例如许迈永的“悔过书”
曾被人称为“情真意切”，文强的“悔过书”则
被感叹为“其言也善”。 这些令舆论沸扬的
“悔过书” 虽说不可避免的派生出娱乐性效
果，但我们也或可说，各具特色的“悔过书”，
正因频率日高的腐败事件和影响日广的腐
败行为而内生成一种官场“文化”。也正因为
这一点，不论是“情真意切”的“悔过书”还是

“文采最好”的“悔过书”，所体现的都是个
体背后的整体，事实背后的现象。

其实从尹春燕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尹
春燕“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结局
逃不掉一个最常见的解释： 贪欲日重，利
令智昏。而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官员对自己
的“总结陈词”，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
中， 这也是几乎恒定不变的概括性术语。
如出一辙的原因所指向的必定是导致这
一原因产生的土壤，在官员们事前与事后
的行为中，不难看出“未雨绸缪不敌亡羊
补牢”这一心理现实，这一心理的滋生无
疑是因为约束力欠缺的权力现状，当然也
有官员事发后，与之相关的力量必将对此
事进行影响和干预的可能性。 这些因素，

都直接导致了官员对自己贪腐行为的放纵
以及官场贪腐事件的持续变量。

每一份官员“悔过书”的公布，都会获得
意料之中的舆论效应，而这也成为了我们借
以警戒官员的常规手段， 然而令人尴尬的
是，总有官员前赴后继地跳入老陷阱，不断
上演着“悔过”的新剧目。而在这些“无所畏
惧”的贪腐行为中，“悔过书”也早已失去了
本应有的教育和训诫意义，反而被舆论讽为
“贪官应用文体”，被公众讥为“巧言令色”的
伪善之作。

若说公布“悔过书”是为了满足惩戒与
警省的必要，不如说这已经成为权力狂欢与
制度成因下的一种恶性循环。各种“悔过书”
的公开，看似完成了公众引颈期待下的反腐

交待，实际上，只是摒弃根本原因的惩戒措施
与反省意识。 流于枝节的警示与建立有效制
度这二者之间的重要性有着巨大反差。

把注意力停留于“悔过书”的辞藻与情感
抒发上，总能引起看客们的感慨唏嘘，但这显
然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在每一起贪腐案
件的背后，都存在着令我们警惕的现象，例如
贪腐人群的扩大、贪腐方式的创新、贪腐心理
的变化。每一份“悔过书”，也都会暴露一些令
公众疑虑不已的信息， 例如尹春燕案中，从
2001年开始， 便不断有举报她的材料寄至纪
委监察部门，然而在时隔九年后，才因为一起
骗贷案而对其进行调查。这些与反腐制度、手
段密切相关的信息疑虑，无疑是比“文采”更
值得关注的焦点所在。 ■张英

文采并非“悔过书”的焦点

非常语录

都市快评

高速路牌
“向情人节说不”

易允中生前经常扶着门仰望天
空，看看是否有飞机飞过。

日军侵华细菌战长沙最后一名受害者易允中2月11日凌晨走了。
易允中是痛苦的， 他在2岁那年吃了日军飞机投下的含有病菌的糖果后，

就永久生活在又聋又哑、全身溃烂的痛苦中；但易允中又是幸福的，因为只有3
岁智力的他，在家人的关心下，安详地活到了72岁。

2月12日下午，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易允中的追悼会在宁乡县殡仪
馆举行。他的六弟易进抱着他的遗像，哽咽着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多年来全家人
帮助哥哥与病痛抗争的经历。

“他活着，就是对日军细菌战的控诉”

“我们一家悉心照顾三哥，不仅是为了
这份亲情，更是为了那段历史，那段不容
磨灭的历史。”易进显得格外的激动：哥哥
能够在细菌战中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也是
这场罪恶的战争留下的活生生的见证。他
活着，就是对日军细菌战的控诉。

易允中2000年后因患梗塞性脑积水，
智力更加退化，经常忘记回家的路，寻找他
成了易进夫妇生活中的常事。 易进为了寻
找三哥，特意买了部摩托车。当时长沙市不
再发放摩托车牌照， 省公安厅阳红光副厅
长被易进一家人的事迹感动， 为易进特批
了牌照。“只要能保住三哥的命， 再大的困
难，我们也扛得起！”

在过去10多年里，易进曾多次找到常
德和义乌的细菌战受害者， 希望能跟他们
一起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 却因为家庭经
济拮据而未能成行。“后来常德细菌战受害
者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日本政
府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日本法院经过审
理后， 虽然承认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是非
人道的， 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悲惨而巨大的
损害， 但驳回了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和
进行赔偿的请求。”

“虽然哥哥走了，但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所遭受的苦难应该被人们永远铭记。”易进
感慨地说，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依然没放弃
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和道歉， 他们的作为不
仅是为了追求正义，更是为了捍卫和平。

■记者 甄荣

“他背了我5年，我用50年来还他”

1950年， 一家人辗转来到父亲的祖籍长
沙，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1958年易允中被安
排进长沙红日工具厂工作，做最简单的活，剪
做针砥用的铁皮，一干就是30年，直到1989
年提前退休。

易进不能忘记， 三哥易允中总是把自己
的零食偷偷留给他吃； 易允中因智障经常成
为一些调皮小孩逗乐的对象， 每次易进路过
几个调皮男孩家的时候， 他们就将狗牵到易
进跟前。“因为担心狗咬我， 哥哥跪在地上给
邻居磕头……”回忆着三哥的举动，易进眼里
满是泪水。“虽然邻居当时都是淘气， 现在也
为自己当年的‘恶行’感到后悔。但每当我想
起哥哥对我的关心，总是泣不成声。小时候，
他背了我5年，我用50年来还他。”

1997年，年迈的母亲因病卧床不起，特地
嘱咐易进要照顾哥哥的生活起居。1999年易
进放弃了在外务工赚钱的机会， 将大古道巷
54号一间小房改成了书画装裱工作室。 为了
多赚钱贴补家用，他经常忙到晚上一两点。在
他厨房屋顶的木架上， 记者发现了八九个大
小不一的水盆和桶子。原来屋顶已腐朽不堪，
一到下雨就漏水。“我这里可能是长沙降雨量
最丰富的地方，外面雨停了，渗下的雨水还要
滴老半天。”易进苦笑着，还不忘幽上一默。

“这些年来真是辛苦了我妻子。” 生活中
的易允中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每天要给
他做饭、洗衣、铺床、倒马桶。“他后来身体越
来越差，为了照顾他，10多年来我天天晚上抱
着他睡。虽然经常被他打，但我从不后悔。”


